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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人间（散文）
□杨 方

下了九峰山，便不能再回头。一

回头，心就留在了山上。踩着石阶下

山的，是一具肉身。

这具下了九峰山的肉身，几日后

去了爱琴海地中海，后来是小亚细亚

和波斯湾。无论走多远，无论眼前的

地貌、流水、气候、风向、植物，与九峰

山多么的不相同，九峰山都会在某些

时候突然在脑子里冒出来。那交错起

伏的九座山峰，山峰中世界凹坑般静

谧的九峰寺，仿佛永远可以看见，又永

远不能到达。

九峰山并非意念里一座虚空的

山，它在地球上确实存在，并且被许多

人所知道。关于九峰山地理位置，准

确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位于浙江中

部，坐落在汤溪镇内，距金华 28 公

里。九峰山上的九峰禅寺建于南朝天

监年间，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寺

庙依山傍洞，传说为达摩始祖圆寂之

地。

资料里没有九峰山在地球上确切

出现的时间。四海八荒之时，山是山的

形状，水也有了水的样子。人是后来才

出现的，九峰寺是人出现很多年之后再

出现的。可以肯定，在九峰寺出现之

前，九峰山只是一座石头的山，冥顽，坚

硬，未曾开化。达摩来到九峰山，打坐

在最高的山峰上，一千多年的修炼，让

一座山通了灵性，山上的树木皆长出肌

肤的纹理，草类长出合掌的叶片，流水

从石缝里滴落下来，发出木鱼的声音，

飞鸟从不飞到别的地方去，它们只在九

峰山飞，洞穴里的小兽，在山崖上伸长

了脖子朝人间张望，地上虫蚁，用悲悯

的眼神看着比自己更小的苍生。就连

山的面容，也日渐长成了芙蓉的样子，

牛头的样子，佛祖的样子。

从这样一座山上下来，真的不能

随便回头。一回头就看见那座像极了

达摩祖师面容的山，他正用慈悲的眉

眼看着我。葳蕤的草木长成佛祖智慧

的须发，藤蔓像一串佛珠垂挂下来。

达摩的真身隐在达摩洞中。两年前，

我第一次来九峰山，躬身进入达摩洞，

头顶石壁呼地压下来，我误以为那是

佛的手掌，要将我压于五指之下。我

住在一堆反义词里。世间的条条框

框，在我都是紧箍咒。我的老师说，总

有一座山，是能压住我的。压五百年，

我才会改掉身上的顽劣。

我在人世走了一大圈，拜见过很

多山，没有一座山能像九峰山一样让

我心悦诚服。进入山中，满山的青翠

霎时收拢了我眼中的烟色。而流水带

走了我身体里的锋刃，这多好。没有

人想与山峰一争高低，也没有谁想要

打扰一座山的清静。那日在达摩洞，

头顶岩壁上一滴硕大的水珠滴落在我

头上，水珠冰凉，透骨，透心，仿佛是达

摩在我头上敲了一记。我的身体忽然

变轻，脚步迈出去，却落不到实处。一

个蒲团不远不近，刚好在我面前，我跪

下去，将头低俯于地却不敢抬起头来，

似乎我一抬头就会露出原形。

两年后，当我再次来到九峰山，

依旧心怀敬畏。台阶潮湿，一级一级

往上延伸。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不曾

开悟的人，无论怎么走，都不能走到

天上去。我只能在九峰寺前的石凳

上坐一会，然后离开。同行的周帅坐

在另一个方向深情地看着山峰，仿佛

他是它们的父亲。两个月前与他在

磐安的一座山中才见过，他像鸟一样

啄食树枝上的樱桃，在玻璃栈道上摆

出各种造型。来到九峰山，他突然变

得安静，仿佛与在磐安的不是同一个

人。他的白衬衣在雨水洗过的新绿

中醒目而飘忽，我看了一眼别处，他

就不见了。好像他是被一阵风吹走

的。山尖上有一朵云，样子有点像

他。他坐过的凳子，落了一只鸟，鸟

的脑后有一撮翘起的羽毛，样子也有

点像他。鸟长时间一动不动，好像它

代替他打坐在那里。我想喊一声周

帅的名字，回答我的可能是一朵云、

一只鸟、一棵树，甚或脚边的一块石

头。它们脱胎于他，而他脱胎于万

物。想要从万物中找出他来，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人入了九峰山，消失于山中并没

有什么好奇怪的。拿着相机拍野花的

姑娘，有着一掐就断的细腰和娇小收

拢的上半身，以及与上半身极不相称

的臀部。我想让她拍一张我与野花的

合影，她也是和周帅一样一下子就不

见了，只有一只和她一样有着危险细

腰的蜜蜂在花中飞来飞去寻找合适的

角度下嘴。蜜蜂的颜色和她身上的裙

子的颜色是如此相同，我不能不怀疑

那只蜜蜂就是她。为了让她变回原

形，我背过身，假装看山、看云、看流

水。后来，我看见她又出现在人群

中。我不知道她是否清楚自己刚才曾

变成过一只蜜蜂。而我，在九峰山或

许是一缕夹带了草木气息的空气，或

许是佛前的一炷香。我可以幻化成我

所看见的一切。

米大人进山之后就不知所踪。山

间神灵多，妖也多，被引领或被迷惑，

都是一种造化。快要下山的时候他从

一棵树下若无其事地走出来，衣衫上

沾着草叶。想要从九峰山中过，而又

片叶不沾身，是不太可能的。一座通

灵的山，总能让来的人留下点什么，或

带走点什么。而我们，来九峰山时是

一个人，离开时已经是另一个人。这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两年前，我来的时候九峰寺空无

一人，石头的佛像上落满了厚厚的

灰。这次来，寺里有了一个和尚，和尚

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略小，乍一看，以

为和尚看人，看物都是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和尚不够老，神态不够仙，步态

也不够飘，怎么看，他的形象都无法与

这样一座千年古寺相匹配。脸上胡子

拉碴，头上头发也拉碴。不过修行不

在于边幅，能在这样空寂无人的地方

独自一人住下来不走，本就是最大的

修行。很多人做不到，我亦做不到。

没有心的肉身下了九峰山，不管

走到哪，都空空荡荡，像一件衣服，被风

吹得鼓起来。在波斯湾，天气热到四十

多度，开足了冷气的大厅里，售卖的珠

宝像蛇一样冰凉。在亮瞎眼的珠宝黄

金购物店里，那种喧闹浮华，比室外的

温度更让人窒息。隔着珠光宝气，隔着

大气压和热带沙漠性气候，我一回头，

就又一次看见了九峰山。它用江南的

绿和清凉让我安静下来。它在那里召

唤我，等我回去找回自己的心。

自从应用互联网最新科技后，“天

生一对”婚介所生意红火。

经大数据“婚配软件”精准计算，

男 94041 和女 5927 被推荐为“最佳婚

配”对象。按照系统要求，男94041和

女5927双双迈入“对话空间”。

对话空间分两个小间，中间用一

幕几乎不存在的玻璃墙相隔，两边均

置有高端通话设备。

两人还是第一次见面，相互问好

之后，便陷入了尴尬。

这屋子，咋让我想起监狱探视室

呢？为了缓解尴尬，男 94041 启动了

自己的幽默功能。

女 5927 粲然一笑，露出一排整齐

的牙齿说，爱情是两性的监狱，婚姻是

爱情的坟墓。

男94041：你这话蛮高深的！我可

是个粗人。女5927：我不在乎这个。

男 94041：是的，是的。既然大数

据选定咱俩为“最佳婚配”，自有它的

道理。女 5927：我笃信大数据的分析

与判断。

男 94041 说，那你有没有别的什

么嗜好？譬如，购物、看戏、跳舞、画画

⋯⋯甚至养蜥蜴、收集纽扣什么的

⋯⋯女5927：都没有。

男94041：那你喜欢我什么呢？我

可是经历过两段婚姻，有三个孩子。

我性格还不好，不仅女人远离我，孩子

也和我拗⋯⋯女5927：我都了解。

男94041：而且，我已年过半百，又

矮又胖又丑又老⋯⋯我吃喝嫖赌，五

毒俱全⋯⋯女5927：这都不是问题。

男 94041：还有一些，在我的资料

里没有写的，比如我睡觉会打呼噜，会

磨牙，说梦话⋯⋯我前妻就是对我这

些小毛病忍无可忍才提出离婚的⋯⋯

女 5927：这些都无所谓。萝卜青

菜，各有所爱。再说，我也没看上你本

人呀！我看上的是你的大数据。我相

信大数据的眼光。

男 94041：那你呢？你条件这么

优越，为什么还一直是单身？

女5927：我有个怪癖，我不吃任何

食物，只吃美钞，卷着吃，就像吃“脆皮

卷”一样，不用蘸任何佐料。而且我食

量不小，早餐八卷，中餐十卷，晚餐八

卷。我就是个吃货，只有吃能让我变

漂亮，一饿肚子我就脸色憔悴、形容枯

槁。

说着，女 5927 纤纤玉指从漂亮包

包里拈出一张美钞，熟练地卷起来，微

启樱唇，往嘴里轻轻送进去，随着腮帮

一紧一松，酒窝一深一浅⋯⋯虽然隔

着玻璃墙，男 94041 分明看见她的神

采愈加鲜亮。

你太漂亮了，连吃相都这么让我

着迷！男94041呲溜着涎水，坦白说，

我只贪图你的美貌！谢谢！女 5927

又粲然一笑说，这就够了！

既然你都这么坦诚，那我也告诉

你 一 个 不 为 人 知 的 特 异 功 能 。 男

94041 透露说，不管吃下什么食物，我

屙出的都是“脆皮卷”，启开来，全是一

张张面额不等的美钞。我吃得越多，

屙得就越多！

这个，你的《数据采集》栏上好像

没有填写吧。女 5927 耸了耸肩说，不

过，我笃信大数据⋯⋯

玻璃墙上的“蘑菇”突然叮铃铃响

起，还闪烁着绿色的光。有语音提示：

男 94041、女 5927，感谢二位的真诚

交流，你们的首轮见面真实有效。系

统建议，下一步，你们可以进入“牵手

空间”，请语音确认。

“确认！”男 94041、女 5927 异口

同声地说。

章锦水诗三首
□章锦水

黑鹰山寨

红尘走过，我已做了半辈子儒生。
几卷旧书里，看别人仗剑天涯。
书斋是一个人的江湖。
纸为战场，笔为刀枪。
一粒粒汉字是我的王国兵马。

被谁绑架？今天谁把我
从字里行间一路拉向山野？
黑鹰山寨的门口，
我看见一张发黄的布告：
轻慢了春夏的人，一律秋后问斩！

这是义匪的老巢。
谁的一生没有过冤屈？
冲冠一怒，我就选择在这里落草。
口诛笔伐，手无缚鸡之力。
不如啸聚山林，
做一只快意恩仇的黑鹰。

北湾古镇

水门是柔性的入口，
而高大的城墙用石块
保持威武的缄默。
被复制的不仅仅是一座古城，
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这里上演过什么？
每一次置景，都是一次精心的穿越。
人世的悲欢，看得明白的故事，
往往不符合逻辑。
偶尔的迷糊，曲折的歧途中
会撞上过去的自己。

我坐在影院里，恍惚、沉迷。
刀光剑影，雪月风花，
一切都曾阅历。
那个楼台上掷下的酒杯，
砸中宋人我的素衣。
小巷里的爱情，在唐朝不期而遇。
我是时空漫行者？
鲜衣怒马，或衣衫褴褛，随风自由来去。

跑马场赛马

我来，万物静默，
有一种力量，让所有人屏住呼吸。
阳光下，黑骏马是一束
手电筒射出的黑光，
瞬间抵达、暗淡了远处的花树。
扬起的尘，开始弥漫。
直到天空中的一场秋雨，
回收那支强劲的黑色箭头，
马才回到铺满干草的马厩。

我忍不住抚摸它硕大、雄强的身躯。
马棚装不下它的自由。
它站立，它昂着头，
一对铜铃眼闪着金属的光芒，
铁蹄在原地哒哒刨动，
等待远征号角的骤然吹响：
英雄没有末路，
即使只守着脚下一寸土地。


